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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国是北非穆斯林移民人口最多的欧洲国家。 ２０１１ 年利比亚

战争爆发后，大批穆斯林难民的涌入导致法国穆斯林融入问题更加突出。
从 １８５２ 年法兰西第二帝国成立至今，法国社会接纳了四代北非穆斯林移

民，这些移民在融入法国社会的过程中大致形成四种类型：移民殖民同化

型、双向互动融合型、移民更改国籍归化型和具有多样性的分化型。 总的

来看，仅有少数北非穆斯林成功融入法国社会从而成为“新法国人”，而多

数仍以穆斯林定义个人身份，使法国政府的穆斯林融入政策难以达到预期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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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剧变以来，尤其是 ２０１１ 年利比亚战争爆发后，非洲大批穆斯林难民涌入欧

洲地区导致当地穆斯林融入主流社会的问题日益凸显。 法国作为北非穆斯林移民

人口最多的欧洲国家，近年来本土伊斯兰极端主义呈现上升趋势。 受此影响，法国

国内的恐怖暴力活动日益严重。 法国国内安全形势的恶化和欧洲地区反伊斯兰极

右翼思潮的整体抬头，使得穆斯林与法国主流社会的良性互动受到严重影响，穆斯

林融入法国主流社会变得更加艰难。 近年来，欧美、伊斯兰国家和国内学界对法国

穆斯林问题的关注度持续上升，这些研究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一是考察法国世俗

主义和伊斯兰宗教信仰对立与共存的关系，代表作有弗朗索瓦·嘎丝芭的《头巾与

共和国》①，作者认为法国社会需要抵制“伊斯兰威胁”；穆罕默德·迈德尼的《安达

卢西亚情结与欧洲的伊斯兰化》②，作者认为法国世俗信仰与伊斯兰宗教信仰是敌对

关系，认为伊斯兰终将战胜世俗，通过变革帮助欧洲人民实现自由和公正。 二是聚

焦法国“共和模式”的局限，代表作有萨阿迪·巴兹耶尼的《法国的伊斯兰头巾战

争》③，作者以头巾为切入点详述了穆斯林在法国“共和模式”下遭遇的信仰危机及

由此产生的系列社会问题；李明欢的论文《“共和模式”的困境———论法国的移民政

策研究》探讨了当代法国移民政策的基本走向及社会效益④。 三是分析北非穆斯林

移民在法国遭受的各类社会歧视，代表作有开放社会基金出版的《巴黎穆斯林》⑤和

《马赛穆斯林》⑥，这类专著综述了穆斯林在社区、教育、就业、住房等各个方面的生活

现实和遭受的歧视。 本文基于对多语种文献的分析，结合笔者在法国穆斯林移民社

区的实地调研，探究北非穆斯林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基本路径及其相关问题。

一、 第一代北非穆斯林移民的殖民同化

法国第一代北非穆斯林移民通常是指自 １８５２ 年法兰西第二帝国成立至 １９４５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移民至该国的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阿拉伯穆斯林。 当时，法

国政府允许北非穆斯林移民集体移民法国，主要是出于法国大规模工业革命时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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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劳动力严重不足、需要大量季节性劳工的考虑，两次世界大战造成法国青壮年男

性的大幅减员，导致法国亟需补充兵员和劳工。

法国政府对第一代北非穆斯林移民采取了强制性的殖民同化政策，政策目标是

以法国文化取代移民原有的马格里布殖民地文化。 在行政法规上，法国实施一刀切

政策，将同一套规则强加在北非穆斯林移民身上，无视他们来源地、宗教信仰、社会

背景和经济状况的差异。① 在经济上，法国政府无视殖民地本身对人力资源的需求，

强征青壮年劳动力赴法务农或参战，甚至将殖民地经济改造成以生产和出口单一经

济作物为主的畸形殖民地经济。② 由于北非本土青壮年农民的流失和殖民者的经济

改造，当地原有的乡村经济几近解体，大批农田荒芜或被挪作他用，使得第一代移民

返回故乡后无事可做，只能选择再次出国务工，务工收入因此成为他们家庭收入的

主要来源。 在文化上，法国政府强迫北非穆斯林移民将法语作为工作语言，③迫使他

们接受法国人的生活方式，以期他们最终能够融入法国社会。 那些回到故土的移民

操着法国口音的阿拉伯语，脱下传统大袍，穿着体面的西式衣服，挥霍无度，频繁出

入因他们而建的乡村咖啡馆和电影院中。④

在北非穆斯林移民看来，法国的殖民同化政策是强制性政策，这可从阿拉伯语

和法语用词中得到印证，如“同化”一词在两种语言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⑤ 在法

文语境中，“同化”假定法国是世界的中心，是最具人权的地方，要求在法国的外国人

及其后代在生活方式上与法国人保持一致；⑥而在阿拉伯文的语境中，“同化”则指殖

民列强在殖民地塑造价值观、建立教育机构、传播西方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过

程，⑦因此“同化”一词本身就带有歧视他者的含义。 由此可见，在法文和阿拉伯文的

不同语境中，同化的内涵实质上反映了“谁适应谁，谁被谁同化”的问题。 阿拉伯人

还认为，法国推行的同化政策是“虚伪的同化”。 一方面，事实上不平等的同化政策

是虚伪的。 法国政府的同化政策通过社会和政治契约界定“公民”。 该政策规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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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接受法国价值观的人都可以成为法国人，享有同等公民权；法国以此为荣，认为它

“使法国在世界上凸显人道国家的地位”。 但在北非穆斯林移民的眼里，同化政策未

能触及或解决事实上不平等的问题，因而视之为“虚伪的同化”。 另一方面，法国执

行双重标准的同化政策，一直拒绝自己被其它社会文化形态所同化，法国政府和法

国人民对法语的维护和坚持就是明证。① 法国人和阿拉伯人对同化的不同理解会导

致同化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以下悖论：既然法国可以同化他者，那么它也可以被

他者同化。

不难看出，法国同化政策具有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因而遭到了第一代北非穆斯

林移民的排斥。 第一代移民在法国时自我隔离，其目的是想尽快完成工作回国，并

不打算长期在法国呆下去。 他们选择不同法国社会接触，却与母国保持着密切联

系。 他们聚居的社区甚至被法国人戏称为难民世界。 第一代移民及其家人都认为，

如果不回母国，要么是他们在法国迷失了自我，缺乏自制力；要么是他们喜欢城市生

活，背离了农民的价值观；要么是他们太贪婪，②对金钱的渴望永远得不到满足。 因

此，在日常生活中，第一代移民节衣缩食，努力存钱，通过同乡将自己在法国赚到的

大部分收入带回故乡。③

法国的第一代北非穆斯林移民基本保持了北非农民的特性，坚守母国的思维方

式和价值认同。 从这一点上看，法国政府同化第一代北非穆斯林移民的政策和努力

是失败的。

二、 第二代北非穆斯林移民的融合

第二代北非穆斯林移民通常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自

愿移民到法国的劳工移民。 不同于第一代移民，第二代移民的迁徙既是个人的自发

行为，也是阿拉伯人和法国政府双向选择的结果。 一方面，第一代移民客观上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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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北非马格里布国家社会的“去农业化”（ｄｅｐｅａｓａｎｔｉｚａｔｉｏｎ）①进程，导致农民既无田

可种，也不愿意重新务农，只能选择海外务工。 另一方面，法国战后工业重建过程中

存在约 １００ 万至 １５０ 万的劳动力缺口。②

为加快战后重建，法国政府调整了移民政策，将以往强迫型同化政策改为与移

民相互受益的融合政策。 法国为百余万北非穆斯林开辟了赴法政治避难和劳工移

民的通道，鼓励移民通过合法劳动成为法国公民，宣称“只要认同法兰西，就可以成

为法国公民”③。 同时，法国允许移民在遵守法国法律的前提下保留本民族文化传

统，④并陆续批准了在法本土修建小型清真寺的要求。⑤

然而，法国政府针对第二代北非穆斯林的融合型移民政策距离互利共存的既定

目标尚存在一定差距，作用也十分有限。

首先，该政策在理念上存在天然缺陷。 法国将“适应” （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和“共和同

化”的概念引入到融合政策中，使原本相互受益的融合变成了单一的殖民同化。 在

穆斯林移民看来，“共和同化”结合了两种表面上和谐但本质上冲突的原则，其话语

本身仍是信任“自我”和歧视“他者”。 一方面，官方将“共和同化”表述成“科学的和

谐”；另一方面，“共和同化”对移民实现社会融合的设想过于理想化，因为融合是一

个持续发生的过程，融合的实际效果难以被预测。 因此，共和同化实际上是殖民同

化在后殖民时代的代名词。

其次，在实践上，融合型移民政策是一种歧视性政策。 因为法国在实践融合政

策的过程中采取了选择性融合，仅接受移民的劳动力身份，不接纳移民的思想文化。

法国将雇工分为本国劳工和移民劳工，将阿拉伯人占主体的移民劳工的工作领域限

定在汽车制造、公共建筑、化工原料等对技术要求最低的行业生产流水线上。⑥ 这类

工人通常被称作熟练工人（Ｏｕｖｒｉｅ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é，简称 ＯＳ），从事这类工作的人既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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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带来的结构性调整，其结果都是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发生了对农民实际的或是变相的无产阶级化。
宋全成：《欧洲移民研究———二十世纪的欧洲移民进程与欧洲移民问题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３７ 页。
Ｅｌｏｉｓａ Ｖｌａｄｅｓｃｕ，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Ｍｙｔｈ ｏｒ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Ｊｅａｎ Ｍｏｎｎｅｔ ／ Ｒｏｂ⁃

ｅｒｔ Ｓｃｈｕｍａｎ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Ｖｏｌ． ５， Ｎｏ． ３９， ２００６， ｐ． ４．
Ｓｙｌｖｉａ Ｚａｐｐｉ， “Ｆｒｅｎｃ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ｖｅｓ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ｒｇ ／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ｐｒｉｎｔ．ｃｆｍ？ＩＤ＝ １６５，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Ｍａｒｃｅｌ Ｍａｕｓｓｅｎ，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ｏｓｑｕ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Ｇｕｅｓｔ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３， Ｉｓｓｕｅ ６， ２００７．
［阿尔及利亚］阿卜杜·马立克·赛义德：《异国梦魇和移民的遭遇》（阿拉伯文），第 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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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会考文凭①，也不需要高技能要求，且职业上升空间极小，难以凭借自身

努力或工作年限成为技术工人（Ｏｕｖｒｉｅ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ｎｅｌ，简称 ＯＰ），得不到应有的技

术认可和社会地位。 在法国布洛涅－比扬（Ｂｏｕｌｏｇｎｅ⁃Ｂｉｌｌａｎｃｏｕｒｔ）古镇的雷诺汽车

厂里，由阿拉伯移民劳工构成的熟练工人占工厂工人总数的 ５９％，而包括技术生

产、安装在内的几乎所有技术工种岗位都留给了法国人，即使是最能干的阿拉伯

劳工，多年工作后至多只能晋升至最低级的技工（Ｐ１）②。 Ｐ１ 级是法国人入职的起

点，一般入职后很快能得到晋升。 在阿拉伯移民看来，熟练工人不仅是技术定义，
更是社会定义，难以晋升充分体现了法国社会对阿拉伯移民的歧视。 即使个别阿

拉伯熟练工人最终取得法国籍，仍被工头视为是“从饥饿的移民国到法国求面包

的人，只要给面包就能对他们发号施令”。 同理，即使某些阿拉伯熟练工人希望通

过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摆脱熟练工人的工种束缚，法国社会和雇主也不给他们提供

再培训的机会和条件，也毫不关心他们是否具备职业上升空间和从事其他技术行

业的能力。③

法国融合型移民政策在理念和实践上存在单向融合的特征，使得第二代北非穆

斯林移民既无法真正融入法国社会，也无法认同这一移民政策。 移民的社会融入取

决于他们的工作、住房、教育和健康情况。 对于事实上被终生限制于熟练工人工种

的第二代北非穆斯林劳工移民而言，在工作上，他们处于职业分工的最底层，缺乏晋

升机会，工作的意义仅是为了生存，无法带来自我价值实现和获得感；在住房上，这
些移民通常 ７～８ 人聚居在郊区的一间房间里，空间局促，卫生堪忧；在教育上，他们

的过往经历没有赋予他们计算成本和收益的能力和进行长期规划的动力，现实状况

也没有给予他们接受再培训和再教育的机会；在健康上，一旦生病或发生意外，等待

他们的便是失业和失去医疗保障。 上述现实造成了许多来自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

·８０１·

①

②

③

高中毕业会考文凭（Ｂａｃｃａｌａｕｒｅａ，简称 ＢＡＣ）是法国高中学制结束后，学生为进入大学、大学校预备班

或就业必须参加的考试，是法国职场对学历要求的基本门槛。
Ａｂｄｅｌｍａｌｅｋ Ｓａｙａｄ， Ｔｈｅ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Ｄａｖｉｄ Ｍａｃｅｙ， ｔｒａｎｓ．，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Ｗｉｌｅｙ， ２００４，

ｐ． １２４．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７ 年笔者在法国访学期间曾采访过一名雷诺汽车厂退休的阿拉伯移民熟练工人穆罕默

德。 穆罕默德表示自己可以做技术工的活，甚至可以做工头的活，但却当了一辈子熟练工人。 穆罕默德工作期

间，那些刚毕业来工厂做工头的法国青年，开始什么都不懂，他教会他们技术知识，几个月后，这些法国青年无

一例外地都获得了晋升。 穆罕默德认为，无论他多么努力，薪酬和社会地位都不会发生改变，决定他薪酬和社

会地位的并不是他的工作绩效，而是他的阿拉伯人身份。 同样的工作，法国人拿的工资是阿拉伯移民的两倍。
在法国人看来，阿拉伯人是低贱的，从事的工作理应是最差的。 穆罕默德指出，法国人不会把阿拉伯移民等同

于熟练工人，根本不想给他们平等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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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移民被法国医疗界诊断为患有“爆炸性精神异常”①。 患有此类疾病病人的唯

一症状是假想自己的病情，通过不断吃药证明自己并没有被治愈。 但从医生的角度

来说，疾病被治愈后，病人继续服药的强迫行为不合逻辑。 研究这类疾病的西方病

理学学者一直努力为这种疾病正名，论证这种病的产生是合理的精神性疾病。 虽然

爆炸性精神异常在病征上表现为病人的神经质、歇斯底里、沮丧绝望、偏执、装病、欺
骗等，但不可否认这也是移民在面对残酷社会现实时产生的一种刻意为之的病症。②

法国第二代北非穆斯林移民虽然和法国人共同从事经济活动，在文化上也有所

交流，但双方都没有实现理想中的融合。 因此，法国政府融合第二代北非穆斯林移

民的政策努力在总体上仍以失败而告终。

三、 第三代北非穆斯林移民的归化

第三代北非穆斯林移民通常是指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因家庭团聚政策移

居法国的移民以及前两代移民的子女。 第三代移民大多申请了法国国籍，或因在法

国出生、长大而自动获得国籍③。 与前两代移民不同，第三代北非移民的身份从劳工

移民变成了屯垦移民④。 这是全球化背景下法国移民生态发展的自然选择，也是法

国和北非穆斯林双方斗争、妥协的结果。 一方面，尽管法国在 １９７４ ～ １９７５ 年遭遇了

经济危机，劳动力市场过剩，“融不进、回不去”的北非穆斯林移民与当地劳动力构成

了矛盾的竞争关系，但随着前两代北非穆斯林移民在法国的社会积淀，法国政府逐

渐意识到，必须通过以家庭为单位的良性移民模式归化前两代未归国的移民及其后

代。 另一方面，北非马格里布国家的民众因先后经历了法国殖民和移民法国，本土

政治、经济和文化深受法国影响，难以回归殖民前的社会生态，造成已经移民法国的

当地人“一呆就是一辈子”，没有移民的民众部分也选择了移民。
因此，法国在制定政策时注重法律上的归化问题，开始关注如何让这批移民真

正成为法国公民，突出表现在放宽了对移民子女入籍的要求。 １９７３ 年法国《国籍法》

·９０１·

①

②
③

④

法国外科医生、病理学家布利索（Éｄｏ ｕａｒｄ Ｂｒｉｓｓａｕｄ）认为，爆炸性精神异常（ ｓｉｎｉｓｔｒｏｓｉｓ）是一种病理学

态度，即病人拒绝承认疾病被治愈，因为病人相信，就他所遭受的痛苦而言，他没有获得法律规定的应有赔偿。
参见 Ｄｉｄｉｅｒ Ｆａｓｓｉｎ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ｅｃｈｔｍａ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ｏｆ Ｔｒａｕｍａ 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ｃｔｉｍｈｏｏｄ， Ｒａ⁃
ｃｈｅｌ Ｇｏｍｍｅ， ｔｒａｎｓ．，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 ３７．

［阿尔及利亚］阿卜杜·马立克·赛义德：《异国梦魇和移民的遭遇》（阿拉伯文），第 ２１６－２１８ 页。
传统上，取得法国国籍主要依据血缘制（亲生父母中一人为法国人）和出生地制（出生在法国境内）。

１９７３ 年《国籍法》和 １９９８ 年《新国籍法》都对非法国人获得法国公民权的条件作出了具体规定。
联合国移民问题高级顾问彼得·史托克（Ｐｅｔｅｒ Ｓｔａｌｋｅｒ）将移民分为五类：屯垦移民（ ｓｅｔｔｌｅｒｓ）、契约劳

动移民（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专门技术移民（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没有身份的劳动移民（ｕ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难民和

庇护申请者（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ｙｌｕｍ ｓｅｅｋ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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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３ 条规定，北非移民的第三代出生时就自动拥有公民权；第 ４４ 条补充规定，出生

于法国的第二代北非移民自 １３ 岁到 １８ 岁定居法国的，如不主动声明放弃法国公民

身份权利，且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也可以获得公民身份。① １９９８ 年法国《新国籍法》②

补充规定：出生在法国的父母双方均为外国人的孩子，若自青春期起就在法国生活，
至 １８ 岁时可通过申请直接获得法国籍。 《新国籍法》还对在法国连续生活的期限进

行了修订，将此前规定的必须连续居住 ５ 年以上改为可不连续居住满 ５ 年以上。③

在文化上，法国要求申请入籍者必须签署 《移民接待与融入合同》 （Ｌｅ Ｃｏｎｔｒａｔ
Ｄａｃｃｕｅｉｌ ｅｔ Ｄｉｎｔéｇｒａｔｉｏｎ，简称 ＣＡＩ），并将法语掌握程度作为重要考核标准之一。④

归化政策虽然成功解决了绝大部分第三代北非穆斯林移民的法国身份问题，却
未能在文化上归化他们的思想。 首先，法国和北非穆斯林移民对归化的理解大相径

庭。 在法国国家秩序的内在逻辑中，归化的移民应该在身份和道德上完全融合到法

国的自然性中，应该将归化法兰西视作一种特权和无上荣耀，应该主动地、竭尽所能

地模仿法国本土文化和习俗。⑤ 但在阿拉伯人的逻辑中，归化是一种背叛。 在政治

上，归化是对原有国籍的背叛。 阿拉伯先辈们曾历经艰辛、经多年抗争才摆脱法国

殖民者的奴役而独立建国，争取到阿尔及利亚人、突尼斯人、摩洛哥人这些独立的国

民身份，如今选择归化被认为是主动回到殖民者阵营的“变节”行为。 在民族层面

上，归化被认为是一种倒退。 北非国家的阿拉伯人曾反抗法国当局在殖民期间推行

的“土著法规”（Ｃｏｄｅ ｄｅ ｌｉｎｄｉｇéｎａｔ），努力摆脱二等公民地位，在他们看来，主动选择

归化等同于对过去殖民同化的认可。 在道德上，阿拉伯人认为归化是可耻的叛国行

为。 几乎所有成功申请归化的阿拉伯移民都认为自己背叛了原生集体，与原生集体

产生裂痕，会遭到家乡父老的谴责，许多人还因此怀有深刻的负罪感，认为自己是卑

鄙的人，会遭到天谴，死后会进地狱⑥。
其次，归化本身具有多重含义。 在法律层面，归化是以获得公民身份为标志的

政治行为。 在实践层面，归化是涉及信任、荣誉、尊严、权利和义务的社会文化行为。

法国实施归化政策时，只停留在法律层面，没有在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

·０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莉：《西欧民主制度的幽灵：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１９ 页。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Ｂｅｒｔｏｓｓｉ ａｎｄ Ａｂｄｅｌｌａｌｉ Ｈａｊｊａ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ｌｏｒｅｎｃｅ，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ｃｈｕｍａ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ＵＤＯ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 ｐ． １６，
ｈｔｔｐ： ／ ／ ｅｕｄｏ⁃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ｅｕ ／ ａｄｍｉｎ ／ ？ｐ＝ ｆｉｌｅ＆ａｐｐｌ＝ 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ｆ＝Ｆｒａｎｃｅ．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７ 日。

１９９６年，４２％出生在法国的外国移民孩子在申请法籍时被拒，因为他们自 １６岁离开学校后就失业，无法提供

这段时间内与法国任何一个机构存在关系的证明。 针对这一问题，１９９８年法案做了相应修订，放宽了入籍条件。
Ｄ． Ｐｅｐｐｅｒ Ｃｕｌｐｅｐｐｅｒ ｅｔ ａｌ．，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ｎ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１９８０－２００５， Ｐａｒｉｓ：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ｄ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ｏ， ２００６， ｐ． ６２．
Ｅｌｏｉｓａ Ｖｌａｄｅｓｃｕ，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 Ｍｙｔｈ ｏｒ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ｐ ．６．
Ｐｅｔｅｒ Ｓａｈｌｉｎｓ， Ｕ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Ｆｒｅｎｃ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ｌｄ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ｐ．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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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实际生活中给予移民相应的国民待遇。 在教育方面，法国政府奉行的精英教育使

家庭条件差、父母文化水平较低的移民家庭的子女只能选择在学风较差的学校接受

教育，而在这些学校读书的孩子通常不能完成学业。① 在就业方面，受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石油价格上涨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从事煤矿、纺织业和重冶金业等传统

工业的北非移民首当其冲面临失业和淘汰。 移民群体的失业率是法国本土公民的

两倍，北非裔移民的失业率则更高。② １９９０ 年法国穆斯林失业率达 ２６．２％，１９９９ 年

上升至 ３５．３％。③ 在住房方面，北非裔法国人通常聚居在城市郊区贫困、脏乱、拥挤

街区的廉租房里，久而久之形成了贫民窟。 和世界所有贫民窟一样，当地人口密度

高、居民收入低、缺乏管理、环境脏乱、犯罪率高，充斥着黑市交易和单亲家庭。 尽管

经济上稍有改善的北非移民家庭都会第一时间选择离开这里，但统计数据显示，至

２０ 世纪末，仍有约 ５０％的北非移民家庭住在此类地区。④ 在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

北非裔穆斯林的工伤和意外比例远超法国人⑤，又因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他

们受伤后通常得不到有效治疗，导致同法国医疗机构之间的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双

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信任危机。⑥

尽管法国在法律层面上赋予了第三代北非穆斯林移民法国国籍，却没有在文化

和社会层面中使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国人，即拥有法国人的身份认同。 一方

面，第三代移民认为自己只是通过法律程序的“纸上的法国人”，在就业、教育、医疗、

文化等诸多领域仍倍受歧视，生活在“平行社会”中。⑦ 第三代“出生即归化”或“有

·１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７ 年笔者在法国访学时曾采访过一名出生在法国阿尔及利亚移民家庭的职业摄影师努

尔丁。 努尔丁的父亲在二战结束后从阿尔及利亚山区到法国北部农场务农，后在瓦朗谢纳（Ｖａｌｅｎｃｉｅｎｎｅｓ）煤矿

工作；母亲因家庭团聚政策到法国后一直是家庭主妇。 努尔丁在家里 ７ 个孩子中排行第 ４，幼年时因颇具足球天

赋受到过一个法国家庭的慷慨资助，从而完成了大学学业，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 在采访中，努尔丁表示，他的

成功在他居住的社区是奇迹，因为在他所有的朋友、街坊、小学和中学同学中，他是唯一考入高中，取得高中毕业会

考文凭，进而拿到大学文凭的人。 他朋友的命运几乎无一例外是辍学、失业、蹲监，甚至吸毒或染上艾滋病。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ｎ Ｖａïｓｓ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Ｉｓｌａ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

ｒｙ Ｆｒａｎｃ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ｐ． ３２．
Ｈｅｒｖé Ｖｉｅｉｌｌａｒｄ⁃Ｂａｒｏｎ， “Ｌｅｓ Ｑｕａｒｔｉｅｒｓ Ｓｅｎｓｉｂｌｅｓ， Ｅｎｔｒｅ Ｄｉｓ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ｅｔ Ｒéｓｅａｕｘ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ｓ？”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Ｇé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ｈｔｔｐ： ／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ｆｉｇ⁃ｓｔ⁃ｄｉｅ． ｃｎｄｐ． ｆｒ ／ ａｃｔｅｓ ／ ａｃｔｅｓ ＿ ２００５ ／ ｖｉｅｌｌａｒｄ⁃ｂａｒｏ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ｈｔｍ，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 日。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ｎ Ｖａïｓｓ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Ｉｓｌａ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
ｒｙ Ｆｒａｎｃｅ， ｐ． ３６．

Ｅｌｉｓａ Ｍｅｎｅｇａｔｔｉ，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Ｇｅｎｅｖ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 ｐ． ２．

Ｌｏｒｉ Ｍａｒｉａ Ｗａｌｔｏｎ， Ｆａｔｉｍａ Ａｋｒａｍ ａｎｄ Ｆｅｒｄｏｓｉ Ｈｏｓｓａ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ｍｅ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ｔｈ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０， Ｉｓｓｕｅ ２，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ａｑｕｉｌａ．ｕｓｍ．ｅｄｕ ／ ｃｇｉ ／ ｖｉｅｗ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ｇｉ？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１３２＆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ｊｈｅ，登
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０ 日。

宋全成：《穆斯林移民在欧洲：身份认同及其冲突》，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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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归化”的阿拉伯移民不可能、更不会对法国产生强烈的爱国情感。 在他们眼里，

法国籍只是“防止被驱逐的疫苗”①，因为这一法律身份在理论上可以保护他们不被

驱逐。 除此之外，归化并没有带来改变，既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阿拉伯移民在法国的

生存状态，也没有改变他们个人的实际社会身份。 另一方面，这代人也不愿意成为

完全意义上的法国人。 出于功利心态，第三代移民利用归化改变国籍，认为自己只

是改变了国籍文件，没有改变自己的实际身份。 与此同时，他们不仅没有对新的法

国国籍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法国政府期望的感恩心态，相反，他们却认为法国给予

他们国籍只是为殖民时期的罪孽还债。 因此，法国归化第三代穆斯林移民的努力再

次遭遇失败。

四、 第四代北非穆斯林移民的分化

第四代北非穆斯林移民通常是指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出生在法国北非移民家庭

的后裔。 这批“新法国人”从小在法国接受现代法国教育，和法国人一样熟悉法国文

化和语言。 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家庭接受了传统的伊斯兰教育，在日常生活中履行

礼拜、斋戒、食用清真食品、女性佩戴头巾等宗教义务和习俗。 对这代具有移民家庭

背景的穆斯林而言，法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 一方面，法国经济持续低迷，

失业率高居不下，民众排外情绪严重；另一方面，受 ２００１ 年“９·１１”事件后全球反伊

斯兰思潮高涨以及近年来法国本土频繁遭遇恐怖袭击的影响，以勒庞（Ｍａｒｉｎｅ Ｌｅ

Ｐｅｎ）为首的右翼势力在政坛崛起，法国社会“伊斯兰恐惧症”日渐加剧，对北非穆斯

林移民的恐惧与仇视情绪正在上升，对恪守传统的穆斯林提出了更多限制。 ２００４

年，法国国民议会以 ４９４ 票赞成、３６ 票反对表决通过了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头巾的

提案，之后这一颇具争议的提案在参议院以 ２７６ 票赞成、２０ 票反对的绝对优势通过

后正式成为法律。②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法国 ２０ 多个沿海城市颁布了“布基尼（ｂｕｒｋｉｎｉ）”③

禁令。

然而，第四代北非穆斯林移民的生存条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他们的身份

虽然都是法国人，但在语言文化、经济地位、社会融合与社会关系等社会学意义上的

归化指标方面，获得的社会资源反而更少。 在变化的社会环境与不变的生存条件的

·２１１·

①

②
③

Ａｒｊｅｎ Ｌｅｅｒｋｅｓ，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 ２１１．

宋全成：《欧洲移民研究———二十世纪的欧洲移民进程与欧州移民问题化》，第 ３１０ 页。
布基尼是一些保守派穆斯林妇女穿戴的遮盖肌肤的泳衣。 布基尼禁令颁布后不久，在穆斯林和法国

人权组织的强烈抗议下，法国最高行政法院裁定暂时停止实施该禁令，随后法国多个城市取消了该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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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压力下，第四代北非穆斯林移民出现了分化，其中少数人已迈入中产阶层，较好

地融入法国社会，但多数人仍生活在社会底层，游离于法国主流社会之外。

针对迈入中产阶层的北非裔法国人，美国普渡大学副教授毕曼（ Ｊｅａｎ Ｂｅａｍａｎ）

曾在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间访谈了 ４５ 名出生在法国的北非裔年轻人。 访谈对象都取得

了高中毕业会考文凭，从事新闻记者、律师和银行职员等专业技术领域的工作。

毕曼的研究显示，得益于较好的教育背景和职业技能，这些进入法国中产阶层的

年轻人已经较为成功地融入了法国社会。 在宗教上，尽管他们仍保留了伊斯兰信

仰，但倾向于将自己定义为“世俗化的穆斯林”或“文化上的穆斯林”，并将自己的

宗教行为保留在私人领域，不强加于他人，也不在公众场合强调自己的宗教

身份。①

与中产阶级的穆斯林相反，处于社会底层的北非裔青年，却不认为自己是完全

意义上的法国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不清楚自己的国籍归属。 陶菲克·伊

兹迪欧（Ｔａｏｕｆｉｑ Ｉｚｅｄｄｉｏｕ）是一名来自摩洛哥马拉喀什的舞蹈家，长年定居法国。 他

的作品大多反映阿拉伯移民在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之间的迷茫和无所适从。 陶

菲克的新作《警示》（Ｅｎ Ａｌｅｒｔｅ）中有这样一段阿拉伯文独白：“我是阿拉伯人？ 我是

法国人？ 我是谁？”②在身份认同上，第四代北非穆斯林移民中许多人更愿意将自己

定义为穆斯林，而非法国人。 在法国大城市郊区的廉租房里，聚居着大批无业或失

业的穆斯林青年，该群体的失业率高达 ５０％以上。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雇主的

偏见、自身资质欠缺、法国经济发展缓慢、社会地位低下等。 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地

位低下是造成该群体失业的重要原因，即经济学家定义的法国劳动力市场固化分

层，将劳动者划分为“局内人“（ ｉｎｓｉｄｅｒ）和“局外人”（ｏｕｔｓｉｄｅｒ）。③ 年富力强、无所事

事的穆斯林失业青年把法国郊区变成了有色人种争夺势力范围的战场。 ２０１６ 年，英

国广播公司（ＢＢＣ）二台推出了一部名为《法国伊斯兰教》 （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的纪录

片。 该纪录片部分拍摄于巴黎西部市郊南泰尔（Ｎａｎｔｅｒｒｅ）。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

大批北非穆斯林移民聚居在南泰尔，时至今日，该地已建造起三座清真寺和两所穆

·３１１·

①

②

③

参见 Ｊｅａｎ Ｂｅａｍａｎ， “ Ａｓ Ｆｒｅｎｃｈ ａｓ Ａｎｙｏｎｅ Ｅｌｓｅ：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５０， Ｎｏ． １， ２０１６， ｐｐ． ４１－６９。 笔者在法国访学期间，曾访谈过数名

有着类似背景的马格里布第四代移民青年，他们感谢并热爱法国，更认同自己的法国人身份，认为北非祖籍国

是一个值得尊重但遥远的存在。
Ｔａｏｕｆｉｑ Ｉｚｅｄｄｉｏｕ， “ＥＮ ＡＬＥＲＴＥ，” Ｌｅ Ｔｈéâｔｒｅ ｄｕ Ｂｏｉｓ ｄｅ ＬＡｕｎｅ， Ｍａｒｄｉ １３ ｄéｃｅｍｂｒｅ ２０Ｈ３０。 该剧目

在欧洲很多地方上演。
Ｒｏｂｅｒｔ Ｓ． Ｌｅｉｋｅｎ， Ｅｕｒｏｐｅｓ Ａｎｇｒｙ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ｐ．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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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林私立学校，①是一个高度伊斯兰化的社区。 住在当地的穆斯林青年生活贫困，失

业率高达 ２４％，经常与法国警察发生冲突。 在纪录片的采访中，当地青年普遍表示，

他们深受社会歧视，认为自己和法国社会之间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 部分青年还对

法国社会表达了憎恶，认为法国警察会因为他们的阿拉伯人身份无故殴打甚至拘禁

他们。 在南泰尔的穆斯林家中，房间装饰保留了北非风格，电视里播放的是北非电

视台的节目，家人使用阿拉伯语进行对话，父母常在孩子面前回忆殖民时期法国人

对阿拉伯人的奴役和自己早年在法国务工的悲惨经历。 据法国 《世界报》 （ Ｌｅ

Ｍｏｎｄｅ）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报道，过去八年，在巴黎郊区、里昂、图伦、里尔、尼斯和其

它法国城市里，共有 ８，７００ 辆摩托车、３ 万个垃圾桶被焚烧，１４０ 辆公交车遭石头袭

击，２５５ 所学校、２３３ 幢公共建筑、１００ 所邮局、２０ 余个工作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总

计造成价值 ２ 亿法郎的资产受损，其中 ８０％是公共设施；４，７７０ 人被逮捕，５９７ 人入

狱，其中 １０８ 人是未成年人。②

穆斯林移民群体的分化是法国对前三代北非穆斯林移民同化、融合和归化努力

失败后，出现在第四代北非穆斯林移民群体中的必然结果。 少数已进入法国中产阶

层的北非裔青年人较为成功地融入了法国社会，成为实实在在的新法国人，对法国

主流文化具有相当程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但对于那些尚处于社会底层，有北非移

民背景的法国青年来说，北非阿拉伯裔就像是他们身上的污名③，令他们本就不如意

的生活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受法国民主自由思想熏陶成长起来的这些年轻人自我

意识强烈，迫切需要为自己正名。 于是，跨越国界的穆斯林身份成为他们的普遍选

择。 他们希望将这一身份公之于众，以此证明自己在法国的切实存在。 １９７９ 年伊朗

伊斯兰革命后，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使得宗教认同的影响力持续上升，北非

穆斯林移民对伊斯兰教认同程度的加深更增加了他们融入法国社会的难度。 受此

影响，极个别的北非裔穆斯林青年身上开始显现异化特征，这些青年甚至不惜以极

端暴力方式彰显自己在法国社会的存在感。 第一例法国本土“圣战”分子，２４ 岁的阿

尔及利亚裔青年哈立德·凯卡尔（Ｋｈａｌｅｄ Ｋｅｌｋａｌ）就是因遭受歧视最终变成恐怖分子

的典型案例。 他幼年随父母移民到里昂郊区，有 ７ 个兄弟姐妹。 因家境贫困，哈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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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Ｌａｒｂｉ Ａｒｂａｏｕｉ， “ Ｔｗｏ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ｉｎ Ｎａｎｔｅｒｒｅ， Ｆｒａｎｃｅ，”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ｗ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ｏｒｏｃｃｏｗｏｒｌｄｎｅｗｓ．ｃｏｍ／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１６４５０９ ／ ｔｗｏ⁃ｐｒｉｖａｔｅ⁃ｍｕｓｌｉｍ⁃ｓｃｈｏｏｌｓ⁃ｏｐｅｎｉｎｇ⁃ｉｎ⁃ｎａｎｔｅｒｒｅ⁃ｆｒａｎｃｅ， Ａｕｇｕｓｔ １，
２０１５， 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 日。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ｉｏｔ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７， ２００５； Ｌｕｃ Ｂｒｏ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Ｐａｓｃａｌ Ｃｅａｕｘ， “ Ｌｅ Ｂｉｌａｎ
Ｃｈｉｆｆｒé ｄｅ ｌａ Ｃｒｉｓｅ ｄｅｓ Ｂａｎｌｉｅｕｅｓ，” Ｌｅ Ｍｏｎｄ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 ２００５．

北非裔阿拉伯移民的名字、外貌特征和口音，都成为他们在社会中最显而易见的污名，在媒体或别有

用心者的利用和传播下，成为歧视移民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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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在治安状况恶劣、暴力频发的街区生活，年少时就成了问题青年，曾二次因偷盗

入狱，在狱中受到伊斯兰极端分子洗脑后，在返回阿尔及利亚老家探亲过程中被“伊

斯兰武装组织”（ＧＩＡ）招募并接受培训，后于 １９９５ 年在巴黎圣米歇尔地铁站通过炸

弹袭击造成 ８ 人死亡，以此报复法国政府支持阿尔及利亚军方镇压“伊斯兰拯救阵

线”。①

五、 结语

北非国家穆斯林移民法国的历程，最初始于殖民时期以男性个体暂时性行动为

特征的劳工移民，后发展成当今以家庭群体永久性行动为特征的屯垦移民。 随着移

民身份从外国人变成法国人，北非穆斯林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方式也相应发生了变

化，从第一代移民的殖民同化型过渡到第二代移民的双向互动融合型，进而转变为

第三代移民更改国籍的归化型。 在这一过程中，移民的身体和灵魂都与北非移出

国、法国移入国两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认同紧密相连，移民的心态和诉

求也从旁观者转变成参与者。 相比之下，法国对待北非移民的公共政策在根本上延

续了早期的殖民政策，是一种具有后殖民时代特征的同化移民政策，即不仅从土地

和财产上对移民进行殖民，更是对移民“灵与肉”的殖民。 即使面对移民身份已从外

国人转变为本国人的现实，法国仍将北非穆斯林移民定义为“他者”，拒绝赋予他们

完全的公民权利，所有的政策努力都是在政治和文化层面将移民文化同化成法国的

都市文化，却从未考虑过平等接受业已存在的“他者”文化，使其融入和丰富法国的

本土文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北非移民背景和伊斯兰宗教认同特征的第四代法

国青年因各自被分配的社会资源差异而出现分化，少数中产阶层较为成功地融入了

法国社会，成为新一代有着故土情节的法国人，而多数无产和贫困阶层在无形中生

活在“平行社会”，成为新一代无所适从的“纸上的法国人”。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

后，法国经济的不景气进一步加剧了移民群体与主流群体之间对社会资源的竞争，

导致移民阶层内部分化加剧，其中极个别青年甚至被伊斯兰极端主义蛊惑利用，走

上了异化和极端化的道路。

（责任编辑：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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